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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隋辛亶為吏部侍郎，選人為之牓，略曰：「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銜恨先生，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：『當今天子聖明，群僚用

命，外拓四方，內齊七政。而子位處權衡，職當水鏡，居進退之首，握褒貶之柄。理應識是識非，知滯知微，使無才者泥伏，有用

者雲飛。奈何尸祿素餐，濫處上官，黜陟失所，選補傷殘，小人在位，君子駁彈。莫不代子戰灼，而子獨何以安？』辛亶曰：『百

姓之子，萬國之人，不可皆識，誰厚誰親。為桀賞者，不可不喜；被堯責者，寧有不嗔。得官者見喜，失官者見疾，細而論之，非

亶之失。』先生曰：『是何疾歟，是何疾歟！不識何不訪其名，官少何不簡其精？細尋狀跡，足識法家；細尋判驗，足識文華。寧

不知石中出玉，黃金出沙？量子之才，度子之智，只可投之四裔，以御魑魅。怨嗟不少，實傷和氣。』辛亶再拜而謝曰：『幸蒙先

生見責，實覺多違。謹當刮肌貫骨，改過懲非。請先生縱亶自修，捨亶之罰，如更有違，甘從斧鉞。』先生曰：『如子之輩，車載

斗量，朝廷多少，立須相代。那得久曠天官，待子自作。急去急去，不得久住！換取師巫，卻行無處。』亶掩泣而言曰：『罪過自

招，自滅自消，豈敢更將面目，來污聖朝？』先生曳杖而歌曰：『辛亶去，吏部明，開賢路，遇太平。今年定知不可得，後歲依期

更入京。』」

　　隋牛弘為吏部侍郎，有選人馬敞者，形貌最陋，弘輕之，側臥食果子嘲敞曰：「嘗聞扶風馬，謂言天上下。今見扶風馬，得驢

亦不假。」敞應聲曰：「嘗聞隴西牛，千石不用軥。今見隴西牛，臥地打草頭。」弘驚起，遂與官。

　　陳朝嘗令人聘隋，不知其使機辯深淺，乃密令侯白變形貌，著故弊衣，為賤人供承。客謂是微賤，甚輕之，乃傍臥放氣與之

言，白心頗不平。問白曰：「汝國馬價貴賤？」報云：「馬有數等，貴賤不同。若從伎倆筋腳好，形容不惡，堪得乘騎者，直二�
千已上。若形容粗壯，雖無伎倆，堪馱物，直四五千已上。若 （音卜結反）尾燥蹄，絕無伎倆，傍臥放氣，一錢不直。」使者大

驚，問其姓名，知是侯白，方始愧謝。

　　唐高士廉選，其人齒高，有選人自云解嘲謔，士廉時著木履，令嘲之，應聲云：「刺鼻何曾嚏，踏面不知瞋。高生兩個齒，自

謂得勝人。」士廉笑而引之。

　　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，多加官賞，有為右臺御史者。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：「在外有何可笑事？」元一曰：「朱前疑著

綠，逯仁傑著朱。閭知微騎馬，馬吉甫騎驢。將名作姓李千里，將姓作名吳棲梧。左臺胡御史，右臺御史胡。」胡御史，胡元禮

也；御史胡，蕃人為御史者，尋改他官。周革命，舉人貝州趙廓眇小，起家監察御史，時人謂之「臺穢」，李昭德詈之為「中霜谷

束」，元一目為「梟坐鷹架」。時同州孔魯丘為拾遺，有武夫氣，時人謂之「外軍主帥」，元一目為「鶖入鳳池」。蘇味道才學識

度，物望攸歸；王方慶體質鄙陋，言詞魯鈍，智不逾俗，才不出凡；俱為鳳閣侍郎。或問元一曰：「蘇、王孰賢？」答曰：「蘇九

月得霜鷹，王�月被凍蠅。」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得霜鷹俊捷，被凍蠅頑怯。」時人謂能體物也。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，河內王武
懿宗為元帥，引兵至趙州。聞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，王乃棄兵甲，南走邢州，軍資器械遺於道路。聞賊已退，方更向前。軍回至

都，置酒高會，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：「長弓短度箭，蜀馬臨階騙。去賊七百里，隈牆獨自戰。甲仗縱拋卻，騎豬正南躥。」上

曰：「懿宗有馬，何因騎豬？」對曰：「騎豬，夾豕走也。」上大笑。懿宗曰：「元一宿構，不是卒辭。」上曰：「爾叶韻與之。

」懿宗曰：「請以菶韻。」元一應聲曰：「裹頭極草草，掠鬓不菶菶。未見桃花面皮，漫作杏子眼孔。」則天大悅，王極有慚色。

懿宗形貌短醜，故曰「長弓短度箭」。周靜樂縣主，河內王懿宗妹，短醜；武氏最長，時號「大歌」。縣主與則天並馬行，命元一

詠，曰：「馬帶桃花錦，裙拖綠草羅。定知紗帽底，形容似大歌。」則天大笑，縣主極慚。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，一足蹇，元一目

為「行轍方相」，亦號為「衛靈公」，言防靈柩方相也。天官侍郎吉頊長大，好昂頭行，視高而望遠，目為「望柳駱駝」。殿中侍

御史元本竦體傴身，黑而且瘦，目為「嶺南考典」。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，身體垢膩，目為「光祿掌膳」。東方虯身長衫短，

骨面粗眉，目為「外軍校尉」。唐波若矮短，目為「鬱屈蜀馬」。目李昭德「卒（子銳反。）歲胡孫」。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，

為「端箭師」。郎中長孺子視望陽，目為「呷醋漢」。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，目為「失孔老鼠」。

　　周張元一腹粗而腳短，項縮而眼跌，吉頊目為「逆流蝦蟆」。

　　周韻州曲江令朱隨侯，女夫李逖，遊客爾朱九，並姿相少媚，廣州人號為「三樵」（七肖反。）。人歌曰：「奉敕追三樵，隨

侯傍道走。回頭語李郎，喚取爾朱九。」張鷟目隨侯為「臛亂土梟」。

　　周李詳，河內人，氣俠剛勁。初為梓州監示鹽亭尉，主書考日，刺史問：「平已否？」詳獨曰：「不平。」刺史曰：「不平，

君把筆考。」詳曰：「請考使君。」即下筆曰：「怯斷大事，好勾小稽。自隱不清，疑人總濁。考中下。」刺史默然而罷。

　　則天革命，舉人不試皆與官，起家至御史、評事、拾遺、補闕者，不可勝數。張鷟為謠曰：「補闕連車載，拾遺平斗量。杷推

侍御史，碗脫校書郎。」時有沈全交者，傲誕自縱，露才揚己，高巾子，長布衫，南院吟之，續四句曰：「評事不讀律，博士不尋

章。面糊存撫使，瞇目聖神皇。」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左臺，對仗彈劾，以為謗朝政，敗國風，請於朝堂決杖，然後付法。則

天笑曰：「但使卿等不濫，何慮天下人語？不須與罪，即宜放卻。」先知於是乎面無色。

　　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，項轅粗，鷟號為「飽乳犢子」。

　　唐鄭愔曾罵選人為「癡漢」，選人曰：「僕是吳癡，漢即是公。」愔令詠癡，吳人曰：「榆兒復榆婦，造屋兼造車。�七八九
夜，還書復借書。」愔本姓鄚，改姓鄭，時人號為「鄚鄭」。

　　唐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，至樹墩城，聞劉尚書沒蕃，著靴不得，狼狽而走。時將軍王杲、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，遺卻麥

飯，首尾千里，地上尺餘。時軍中謠曰：「姚河李阿婆，鄯州王伯母。見賊不能鬥，總由曹新婦。」

　　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，不閑時務，博碩肥腯，頑滯多疑，臺中小吏號之為「媼」。媼者肉塊，無七竅，秦穆公時野人得

之。

　　唐先天中，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，繞朝堂坊市，無所不至。上登西樓望之，師度堰水瀧柴筏而下，遂授司農卿。於後水漲則

奔突，水縮則竭涸。又前開黃河，引水向棣州，費億兆功。百姓苦其淹漬，又役夫塞河。開元六年，水泛溢，河口堰破，棣州百姓



一概沒盡。師度以為功，官品益進。又有傅孝忠為太史令，自言明玄象，專行矯譎。京中語曰：「姜師度一心看地，傅孝忠兩眼相

天。」神武即位，知其矯，並斬之。

　　唐姜晦為吏部侍郎，眼不識字，手不解書，濫掌銓衡，曾無分別。選人歌曰：「今年選數恰相當，都由座主無文章。案後一腔

凍豬肉，所以名為姜侍郎。」

　　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，魏光乘目為「趕蛇鸛鵲」。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，目為「覷鼠貓兒」。殿中監姜蛟肥而黑，目

為「飽椹母豬」。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，目為「醉部落精」。舍人齊處沖好眇目視，目為「暗燭底覓蝨老母」。舍人呂延嗣長

大少髮，目為「日本國使人」。又有舍人鄭勉為「醉高麗」。目拾遺蔡孚「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」。又有殿中侍御史，短而醜黑，

目為「煙薰地朮」。目御史張孝嵩為「小村方相」。目舍人楊伸嗣為「熟鏊上猢猻」。目補闕袁輝為「王門下彈琴博士」。目員外

郎魏恬為「祈雨婆羅門」。目李全交為「品官給使」。目黃門侍郎李廣為「飽水蝦蟆」。由是坐此品題朝士，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

縣尉。

　　唐貞觀中，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。嵩在廳會客飲，召女奴歌，閻披髮跣足袒臂，拔刀至席，諸客驚散。嵩伏牀下，女奴狼狽

而奔。刺史崔邈為嵩作考詞云：「婦強夫弱，內剛外柔。一妻不能禁止，百姓如何整肅？妻既禮教不修，夫又精神何在？考下。省

符解見任。」

　　唐郝象賢，侍郎處俊之孫，頓丘令南容之子也。弱冠，諸友生為之字曰「寵之」。每於父前稱字。父紿之曰：「汝朋友極賢，

吾為汝設饌，可命之也。」翼日，象賢因邀致�數人，南容引生與之飲。謂曰：「諺云：『三公後，出死狗』。小兒誠愚，勞諸君
制字。損南容之身尚可，豈可波及侍中也！」因涕泣，眾漸而退。「寵之」者，反語為「癡種」也。

　　朱前疑淺鈍無識，容貌極醜。上書云「臣夢見陛下八百歲」，即授拾遺，俄遷郎中。出使回，又上書云「聞嵩山唱萬歲聲」，

即賜緋魚袋。未入五品，於綠衫上帶之，朝野莫不怪笑。後契丹反，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，即酬五品。前疑買馬納訖，表索

緋。上怒，批其狀「即放歸丘園」，憤恚而卒。

　　周鳳閣侍郎杜景佺，文筆宏贍，知識高遠，時在鳳閣時，人號為「鶴鳴雞樹」。唐王及善，才行庸猥，風神鈍濁，為內史時，

人號為「鳩集鳳池」。俄遷文昌右相，無他政，但不許令史之驢入臺，終日迫逐，無時暫捨。時人號為「驅驢宰相」。

　　周有逯仁傑，河陽人。自地官令史出尚書，改天下帳式，頗甚繁細，法令滋章。每村立社官，仍置平直老三員，掌簿案，設鎖

鑰，�羊九牧，人皆散逃。而宰相淺識，以為萬代可行，授仁傑地官郎中。數年，百姓苦之，其法遂寢。

　　周考功令史袁琰，國忌眾人聚會，充錄事勾當。遂判曰：「曹司繁鬧，無時暫閒，不因國忌之辰，無以展其歡笑。」合坐嗤

之。

　　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，敕放致仕。上表不伏，於朝堂踴躍馳走，以示輕便。張悰丁憂，自請起復。吏部主事高筠母喪，親戚

為舉哀，筠曰：「我不能作孝。」員外郎張棲貞被訟詐遭母憂，不肯起對。時臺中為之語曰：「侯知一不伏致仕，張琮自請起復，

高筠不肯作孝，張棲貞情願遭憂。皆非名教中人，並是王化外物。」獸心人面，不其然乎！

　　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，試日不下筆。人問之，榮曰：「無非命也。今日誦判，無一相當。有一道頗同，人名又別。」

至來年選，判水磑，又不下筆。人問之，曰：「我誦水磑，乃是藍田，今問富平，如何下筆？」聞者莫不撫掌焉。

　　周則天內宴甚樂，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：「臣急告君，子急告父。」則天大驚，引問之，對曰：「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，近

敕州縣徵送，太有損折。」則天大怒，仰觀屋椽良久，曰：「朕諸親飲正樂，汝是親王，為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。不堪作王。」令

曳下。懿宗免冠拜伏，諸王救之曰：「懿宗愚鈍，無意之失。」上乃釋之。

　　周張衡，令史出身，位至四品，加一階，合入三品，已團甲。因退朝，路旁見蒸餅新熟，遂市其一，馬上食之，被御史彈奏。

則天降敕：「流外出身，不許入三品。」遂落甲。

　　周右拾遺李良弼，自矜唇頰，好談玄理，請使北蕃說骨篤祿。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，臨以白刃。弼懼，食一盤並盡，乃放還。

人譏之曰：「李拾遺，能拾突厥之遺。」出為真源令。秩滿還瀛州，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、瀛、冀、貝。良弼謂鹿城令李

懷璧曰：「『孫』者胡孫，即是獼猴，難可當也。『萬』字者有『草』，即是『草中藏』。」勸懷璧降何阿小，授懷璧五品將軍。

阿小敗，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為河內王武懿宗斬之。

　　周春官尚書閻知微，庸瑣駑怯，使入蕃，受默啜封為漢可汗。賊入恒、定，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。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，知

微謂令英曰：「陳將軍何不早降下？可汗兵到然後降者，剪土無遺。」令英不答。知微城下連手踏歌，稱「萬歲樂」。令英曰：

「尚書國家八座，受委非輕，翻為賊踏歌，無慚也？」知微仍唱曰：「萬歲樂，萬歲年，不自由，萬歲樂。」時人鄙之。

　　唐崔湜為吏部侍郎，貪縱，兄憑弟力，父挾子威，咸受囑求，贓污狼藉。父挹為司業，受選人錢，湜不之知也，長名放之。其

人訴曰：「公親將賂去，何為不與官？」湜曰：「所親為誰？吾捉取鞭殺。」曰：「鞭即遭憂。」湜大慚。主上以湜父年老，瓜初

熟，賜一顆。湜以瓜遺妾，不及其父，朝野譏之。時崔、岑、鄭愔並為吏部，京中謠曰：「岑羲獠子後，崔湜令公孫。三人相比

接，莫賀咄最渾。」

　　唐左衛將軍權龍襄，性褊急，常自矜能詩。通天年中，為滄州刺史，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：「遙看滄州城，楊柳郁青青。中央

一群漢，聚坐打杯觥。」諸公謝曰：「公有逸才。」襄曰：「不敢，趁韻而已。」又《秋日述懷》曰：「簷前飛七百，雪白後園

強。飽食房裡側，家糞集野螂。」參軍不曉，請釋。襄曰：「鷂子簷前飛，直七百文。洗衫掛後園，乾白如雪。飽食房中側臥。家

裡便轉，集得野澤蜣螂。」談者嗤之。皇太子宴，夏日賦詩：「嚴霜白浩浩，明月赤團團。」太子援筆為贊曰：「龍襄才子，秦州

人士。明月晝耀，嚴霜夏起。如此詩章，趁韻而已。」襄以張易之事，出為容山府折衝。神龍中追入，乃上詩曰：「無事向容山，

今日向東都。陛下敕進來，令作右金吾。」又為《喜雨詩》曰：「暗去也沒雨，明來也沒雲。日頭赫赤赤，地上絲氳氳。」為瀛州



刺史日，新過歲，京中數人附書曰：「改年多感，敬想同之。」正新喚官人集，云有詔改年號為「多感」元年，將書呈判司已下，

眾人大笑。龍襄復側聽，怪赦書來遲。高陽、博野兩縣競地陳牒，龍襄乃判曰：「兩縣競地，非州不裁。既是兩縣，於理無妨。付

司。權龍襄示。」典曰：「比來長官判事，皆不著姓。」龍襄曰：「餘人不解，若不著姓，知我是誰家浪驢也！」龍襄不知忌日，

謂府史曰：「何名私忌？」對曰：「父母忌日請假，獨坐房中不出。」襄至日，於房中靜坐。有青狗突入，龍襄大怒，曰：「沖破

我忌。」更陳牒，改作明朝好作忌日。談者笑之。

　　李宜得本賤人，背主逃匿。當玄宗起義，與王毛仲等立功，宜得官至武衛將軍。舊主遇諸途，趨而避之，不敢仰視。宜得令左

右命之，主甚惶懼。至宅舍，請居上坐，宜得自捧酒食，舊主流汗辭之。流連數日。遂奏云：「臣蒙國恩，榮祿過分；臣舊主卑

瑣，曾無寸祿。臣請割半俸，解官以榮之。願陛下遂臣愚款。」上嘉其志，擢主為郎將，宜得復其秩。朝廷以此多之。

　　蘇頲年五歲，裴談過其父。頲方在，乃試誦庾信《枯樹賦》，將及終篇，避「談」字，因易其韻曰：「昔年移樹，依依漢陰。

今看搖落，淒淒江潯。樹猶如此，人何以任？」談駭歎久之，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。

　　唐婁師德，滎陽人也，為納言。客問浮休子曰：「婁納言何如？」答曰：「納言直而溫，寬而慄，外愚而內敏，表晦而裡明。

萬頃之波，渾而不濁，百鍊之質，磨而不磷。可謂淑人君子，近代之名公者焉。」客曰：「狄仁傑為納言何如？」浮休子曰：「粗

覽經史，薄閱文華。箴規切諫，有古人之風；剪伐淫詞，有烈士之操。心神耿直，涅而不淄；膽氣堅剛，明而能斷。晚途錢癖，和

嶠之徒與！」客曰：「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？」答曰：「李昭德志大而器小，氣高而智薄，假權制物，扼險凌人，剛愎有

餘，而恭寬不足，非謀身之道也。」俄伏法焉。又問：「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，忠赤之士乎？」答曰：「俊臣面柔心狠，行險德

薄，巧辨似智，巧諛似忠，傾覆邦家，誣陷良善，其江充之徒歟！蜂蠆害人，終為人所害。」無何為太僕卿，戮於西市。又問：

「武三思可謂名王哉？」答曰：「三思憑藉國親，位超袞職，貌象恭敬，心極殘忍。外示公直，內結陰謀，弄王法以復仇，假朝權

而害物。晚封為德靜王，乃鼎賊也，不可以壽終。」竟為節愍太子所殺。又問：「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，近代之名臣也？」答

曰：「元忠文武雙闕，名實兩空，外示貞剛，內懷趨附。面折張食其之黨，勇若熊羆；諂事武士開之儔，怯同駑犬。首鼠之士，進

退兩端；虺蜥之夫，曾無一志。亂朝敗政，莫非斯人。附三思之徒，斥五王之族，以吾熟察，終不得其死然。」果坐事長流思州，

憂恚而卒。又問：「中書令李嶠何如？」答曰：「李公有三戾：性好榮遷，憎人升進；性好文章，憎人才筆；性好貪濁，憎人受

賂。亦如古者有女君，性嗜肥鮮，禁人食肉；性愛綺羅，斷人衣錦；性好淫縱，憎人畜聲色。此亦李公之徒也。」又問：「司刑卿

徐有功何如？」答曰：「有功耿直之士也，明而有膽，剛而能斷。處陵夷之運，不偷媚以取容；居版蕩之朝，不遜辭以苟免。來俊

臣羅織者，有功出之；袁智弘鍛鍊者，有功寬之。躡虎尾而不驚，觸龍鱗而不懼。鳳跱鴟梟之內，直以全身；豹變豺狼之間，忠以

遠害。若值清平之代，則張釋之、于定國豈同年而語哉！」又問：「司農卿趙履溫何如？」答曰：「履溫心不涉學，眼不識文，貌

恭而性狠，智小而謀大。趑趄狗盜，突忽豬貪。晨羊誘外，不覺其死；夜蛾覆燭，不覺其斃。頭寄於項，其能久乎？」後從事韋氏

為逆，夷其三族。又問：「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？」答曰：「愔猖獗小子，狡猾庸人，淺學浮詞，輕才薄德。狐蹲貴介，雉伏權

門，前托俊臣，後附張易。折支德靜之室，舐痔安樂之庭。鸋鳷棲於葦苕，魦鱨游於沸鼎。既無雅量，終是凡材，以此求榮，得死

為幸。」果謀反伏誅。

　　貞觀末，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，常有鵲巢其側，每飯食以喂之。後鄰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，繫南康獄，月餘劾不承。欲訊

之，其鵲止於獄樓，向景逸歡喜，似傳語之狀。其日傳有赦，官司詰其來，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。三日而赦至，景逸還山。乃知

玄衣素衿者，鵲之所傳也。

　　汝州刺史張昌期，易之弟也，恃寵驕貴，酷暴群僚。梁縣有人白云：「有白鵲見。」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。部人有鷂子七�
籠，令以蠟塗爪。至林見白鵲，有群鵲隨之，見鷂迸散，惟白者存焉。鷂竦身取之，一無損傷，而籠送之。昌期笑曰：「此鵲贖君

命也。」玉叩頭曰：「此天活玉，不然投河赴海，不敢見公。」拜謝而去。

　　渤海高嶷巨富，忽患月餘日，帖然而卒。心上仍暖，經日而蘇，云有一白衣人眇目，把牒冥司，訟殺其妻子。嶷對：「元不識

此老人。」冥官云：「君命未盡，且放歸。」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也。令射殺，魅遂絕。

　　文明以後，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為雄者多。或半已化，半未化。乃則天正位之兆。

　　衛鎬為縣官下鄉，至里人王幸在家，方假寐，夢一烏衣婦人引�數小兒著黃衣，咸言乞命，叩頭再三。斯須又至。鎬甚惡其
事，遂催食欲前。適所親有報曰：「王幸在家窮，無物設饌。有一雞見抱兒，已得�餘日，將欲殺之。」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雞
也，遂命解放。是夜復夢，咸欣然而去。

　　久視年中，越州有祖錄事，不得名。早出，見擔鵝向市中者。鵝見錄事，頻顧而鳴。祖乃以錢贖之，至僧寺，令放為長生鵝，

竟不肯入寺，但走逐祖後。經坊歷市，稠人廣眾之處一步不放。祖收養之。左丞張錫親見說也。

　　漢時鄢縣南門兩扇忽開，忽一聲稱「鴛」，一聲稱「鴦」。晨夕開閉，聲聞京師。漢末惡之，令毀其門，兩扇化為鴛鴦，相隨

飛去。後改鄢縣為晏城縣。

　　天后時，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，得秦吉了鳥雄雌各一隻，解人語。至都進之，留其雌者。雄者煩然不食，則天問曰：「何無

聊也？」鳥為言曰：「其配為使者所得，今頗思之。」乃呼景陽曰：「卿何故藏一鳥不進？」景陽叩頭謝罪，乃進之。則天不罪

也。

　　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，夏冷如冰雪。有魚長一二寸，來去有時，蓋水上如粥。人取烹之而食，千萬家取不可盡，不知所從

來。

　　通川界內多獺，各有主養之，並在河側岸間。獺若入穴，插雉尾於獺穴前，獺即不敢出。去卻尾即出。取得魚，必須上岸，人

便奪之。取得多，然後放令自吃，吃飽即鳴杖以驅之還。插雉尾，更不敢出。

　　有人見豎子在洛水中洗馬，頃之，見一物如白煉帶，極光晶，繳豎子項三兩匝，即落水死。凡是水中及灣泊之所皆有之。人澡

浴洗馬死者，皆謂鼋所引，非也。此名「白特」，宜慎防之，蛟之類也。



　　齊州有萬頃陂，魚鱉水族，無所不有。咸亨中，忽一僧持缽乞食，村人長者施以蔬供，食訖而去。於時漁人網得一魚，長六七

尺，絲鱗鏤甲，錦質寶章，特異常魚。齎赴州餉遺，至村而死。眾共剖而分之，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，儼然並在。村人遂於陂中

設齋超度。自是陂中無水族，至今猶然。

　　杭州富陽縣韓珣莊掘井，才深五六尺，土中得魚數�頭，土有微潤。

　　貞觀中，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。有衛州三衛楊貞等三人投店宿，五更早發。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，其刀卻內鞘中，貞等

不知之。至明，店人趨貞等，拔刀血狼藉，囚禁拷訊，貞等苦毒，遂自誣。上疑之，差御史蔣恒復推。至，總追店人�五以上集，
為人不足，且散，惟留一老婆年八�已上。晚放出，令獄典密覘之，曰：「婆出，當有一人與婆語者，即記取姓名，勿令漏泄。」
果有一人共語者，即記之。明日復爾。其人又問婆：「使人作何推勘？」如是者二日，並是此人。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，就中喚

與老婆語者一人出，餘並放散。問之具伏，云與迪妻奸殺有實。奏之，敕賜帛二百段，除侍御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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